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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对

人一出生，就面对
许多问题。出于本能
亦或辅助，在爱的怀抱中
丰满羽翼。逢山开路
遇水搭桥，一路顺风顺水者
寡。屋漏偏逢连夜雨者
众。不如意十之八九
是放任，自弃
还是隐忍，搏击
出世，入世，因人而异
谈笑间
取决于自己的储备和容积

神 话

传说，远古天地混沌
有个帝夌，鸟首人身
驾凤车龙撵，娶三房太太
生十个太阳，十二个月亮
盘古、后羿、共工、伏羲
只是神人共存的分支
少昊也是他的血脉
被黄帝收编，共同打败蚩尤
从此开辟华夏文明
厌倦了战争，杀戮
人性的贪婪
带着庞大的家族
淡出三界，退隐东夷鸟国
神，人，从此永远分离
只有一本山海经，遗存
若有若无、神出鬼没的神迹

做个有趣的人

做个有趣的人
有多难
琴棋诗书画 花鸟兽鱼虫
才华易傲 易闷
名利熏心熬神
善辩 巧言 不一定幽默
至少你得撑直腰
不为稻粮谋
不板着脸说话
昧良心做事
为达南山不择路径
只养马匹 光种菊花
旷达风雨霜雪
冷暖人情
认清你与世界
如何保持与太阳
月亮乃至宇宙
恰当的距离
和关系

说明书

女人，可以不靓
男人，可以不帅
别只在意
离经叛道的长发
胡须、和长裙
写诗，就像劈柴
沉睡的斧子
悄然醒来，猛然一下
击中了
几十年囤积的
焦虑和固执
炙烤灵魂拔得过高
驱散黑暗与寒冷
比较靠谱
管 用
就像今夜的月光

庸 常

日出，日落
日落，日出

生活单调、庸常
需要找寻一些新鲜
唤起生命的波澜

带外孙逛街，散步
超市购物，喧嚣中
买一时痛快
日渐佝偻的身影
充耳不闻溺爱的责备
仿佛爷辈的柔慈
刚好缝补皱纹的缺憾

约三五亲朋，出行
在自己的土地上
看一看，走一走
垂钓野外，楼馆小叙
去痴呆，添情趣
微醺之后，挥洒曾经
少壮的激情和壮语豪言

好汉不提当年勇
人生如意否？须尽欢
圣贤孤独，寂寞
凡夫俗子贪恋凡尘烟火
涣漫，闲散，放任
撤除栅栏，缓慢梳理
那一缕彼此的勾联和安慰

抽离瞬间，我们太渺小

如果一个人的容貌、体型、体质
是上代乃至家族DNA的复制、遗传
它是那么的随机与偶然
一个人的性格、气质、思想、意识
一定会打上环境、时空选择、强制的烙印
它是那么的机巧与必然
像宇宙、自然、生物一样
神秘，变幻，繁复，绚丽多姿
而当试图把一个人的命运
从整体中抽离出来，放在显微镜下
观察分析，那将是一片空白
根本分不清、找不着灵魂和肉体
只能把星球还给宇宙
把生物还给自然，把人还给人类
把历史的浪花还给艺术的河流
才有可能窥见本质和真实
一切都是幻象，就像个体的生灭
在整体的裹挟下，犹如一粒尘埃
一个气泡，一场春梦

“人类刚思考，上帝就发笑！”

不安的静有多么的危险

同样听到，新年的鸡犬啼叫
同样看到，枝头的花香鸟语
同样嗅到，小河的杨柳春风
同样碰触，高高悬挂的大红灯笼
万人空巷的热闹
与门可罗雀的冷清
被一场瘟疫神话，反差
这不安的静
忐忑。焦虑。它何时爆炸
人类真的有罪
我们只得接受这次禁闭

二月，我再次亲近了祖国

有生以来，庚子年的春节
第一次被飞沫和病毒梗塞
口罩，成了送给春天的奢侈品
一些团聚和拥抱，僵持在
隔离的拘束谨慎之中
正常的节奏被按下了暂停键
国家一级响应，有组织
有步骤有效率的抢救，扑灭
骤然混乱恐怖的疫情
逆行。志愿。捐献。祈祷。祝福
同仇敌忾的奋勇和团结
一致鼓舞我们筑起铜墙铁壁

生死考验涌现出无数
中华民族脊梁和铮铮铁骨
当你与钻石公主号比较
让我们再次激动和温暖
在祖国母亲的怀抱
体会无比安全和快乐幸福

自由，像握在你手里的缰绳

心驰，神往，草原无垠
微微抬手，摘下满天星斗
和蓝天白云，昨夜疯狂
席卷毡房，晨曦微漾宿醉
烂漫放任，如信马由缰
恰似胸腔绽放豪情
抚慰一脸幸福的格桑花
堪比梦里腾云，醉中舞剑
雾中赏花，灯下翻书
自由，像万张鱼嘴轻嘬
风驰电挚，生命节律
像握在你手里紧赶慢跑的节奏

和 解

日月穿梭 世事轮回常新
花朵自然打开
飞鸟划过天空留下擦痕
做想做的事
见愉悦的人
风霜已然染红枫叶
对它者的欲望 奢渴
放轻放缓脚步 放平身段视角
我的眼神越来越像
父母在世 看我的眼睛
多了慈祥 少了悲悯
身在佛乡 三缄其口
懒于苛求自己 指责旁人
我与世界达成妥协与默契

老支书

老支书叫李巨久
做了几十年的村支部书记
在古泥沟大人小孩眼里
算得上咳嗽一声能静场
吐口唾沫似颗钉
每逢重大庆典
站上主席台
扯开嗓门讲上一阵
虽然，声音有点沙哑
最末一句：听从上面的
我们古泥村不赶人前
也不甘落人后！
有时，在广播上
给全村发诸如劳务派遣
公粮统购、计划生育通知
邻里边角地界争斗
谁家有个扯筋撩皮
只要他一出马
定能手到擒拿、搁平捡顺
唯一的缺点
私下给超生游击队跑风漏气

裁 缝

大队部的三间大瓦房
推销店居左
医疗点居右
老支书居家办公
居中留给了裁缝铺
刘裁缝是个“干精精”的老头儿
说话风趣、幽默
见了漂亮的小媳妇
说一些俏皮话
一会叫你
向左转、向右转、向后转
不是在下操
是他拿着软皮尺
在量衣裤的尺寸

逢年过节
缝纫机的嘀嗒声响半夜

豆腐客

叫他豆腐客，他装聋
叫他五爷，就有回应
在生产队做豆腐
手艺出众得此名号
附带领养了一头耕牛
加挣工分。有天傍晚
我站上风箱趴在灶台
（生产队做豆腐的大灶）
津津有味看家家（外婆）
给我弄（煮）夜饭
突然，感觉有只手
在后面摸我屁股
家家笑着说：乖孙
别怕，刘五爷来喂牛
他当面尽说我
将来有出息的好话
背地里糟蹋我
巴着五保户吃百家饭
虽作古已经多年
那时候我就记住了
两面三刀的面孔

黑乌棒

黑乌棒 姓徐
身材矮瘦 面容乌黑
还不足得此雅号
跟他父亲学打渔
练就了一身好水性
一团铺盖网 撒下去
他一咪头沉底 踩网脚
一口气可以在水里
憋十分钟
节省了几只鱼鹰钱
为此 媒婆给他
撮合了门好亲事
那时 办1桌婚宴
只用8两肉 3天杀了2头猪
闹房的大人说：
新姑娘纤巧 妖艳
狗日的眼睛会说话 酒窝淹死人
一语成谶 黑乌棒中年夭折

骟猪匠

儿啊，你要是读书不上心
考不上学，不要紧
你娃就去当兵，深更半夜
站岗执勤，头顶烈日打靶
冰天雪地下操，一身绿军装
像老汉当年一样
要多威武，有多威武！

当兵呢，还不是像你样
到时要退伍，得转业
跟你学弹棉花吧
怕像他公那样，伤肺
母亲说：石匠要上山
大锤楞恺重，怕伤到手脚
木匠要上梁，房檐楞恺高
万一有个闪失，摔个残废
干脆去学篾匠，轻巧！

轻巧倒轻巧，遭孽那双手

家家说：他娃从小喜欢

盘弄泥巴，就学泥瓦匠

泥巴软和，就是烧窑恼火

要熬三天三夜

幺舅喝了几口酒

跟到我们生产队王骟匠

学骟猪，骟了猪儿和鸡仔

还有“烤蛋”下酒酒

韩篾匠

韩篾匠，是个白胡子老头儿
翻过垭口，家住
遂宁县大安场（镇）青山沟
他的手艺在当地口碑相传
晒蓆、斗牄、米筛、簸箕
撮箕、箩筐、箢篼、背篓
从他手里慢慢编排出来
都像现今的工艺品
特别擅长打一手竹蒸笼
蒸出的饭菜格外的香
我们一帮小孩围绕在身旁
不是递茶水、香烟，就是
打扇，敬献炒花生、炒胡豆
除了看他手中变幻花样外
听他讲奇奇怪怪的故事
半夜乘凉，他讲精怪
吓得我脊背发麻，凳子朝
院坝中间挪，从此
害怕过坟岗、走夜路

榨木匠

刘家湾的榨木匠
大家都记不得本名
他是古泥沟
难得在外面工作的
几个工人之一
莫误会是木匠
他在安岳县姚市镇
榨菜籽油
别看他五大三粗
给他三个子女取名
有点诗意 老大天明
老二天长 老三天英
我们一起长大
据说老三远嫁上海
而今成了富婆

还 俗

刘家湾的李玉龙
是一个老实巴交的老农
他的小儿子与我
在村小是同班同学
名叫李彦安
他的大哥叫李彦润
有一年开夜会
地主崽子已经斗争了无数回
那点陈年烂谷子
早已没有新鲜可闻
大队长突发奇想
把李玉龙叫上前台
叫他老实交待
为啥不在青山寺当和尚
却要下山还俗
窘迫的压力下
李玉龙耷拉着脑袋
他的小儿子站了出来：
遣散寺庙和尚
那是响应国家政策
我家一不反党反社会
二不投机倒把
三无资本主义尾巴
只是期盼滋润安分
地享社会主义的福
赢得无数社员的
赞赏和掌声

作者简介：李墨，本名李瑛。
曾有作品发表《诗刊》《星星》《散
文诗》《诗潮》《诗林》《绿风》《世
界诗人》等报刊，入选《网络诗歌
精选》《新诗排行榜》《新诗金蝶
回放》《新世纪十年诗歌蓝本》等
选本，已出版个人诗集4部，长篇
小说 2 部，主编报告文学 2 部。
现居重庆大足。

认识刘泽安已经多年，最
初不是因为文学，而是因为工
作有交集，打过几次交道后，
才知晓他不仅是一名公务员，
还是颇有名气的儿童文学作
家。作为媒体人，自己业余也
进行文学创作，对文学的事还
算敏感，认识一些或专业或业
余的作家，但刘泽安是自己认
识的第一个儿童文学作家，当
时很是讶然。

过去自己压根不关心儿
童文学，刘泽安却让我第一次
关注起儿童文学，想了解他这
个人，了解他的写作。作为上
世纪六十年代出生于僻远乡
村的作家，刘泽安跟很多有乡
村背景的作家经历类似，通过
苦读书跳出农门考上师范，毕
业后回到家乡当老师，后机缘
巧合进入政府部门工作，历经
辗转升迁一直到今天，唯一不
变的是始终怀揣着文化梦，且
坚持不懈地进行文学创作，构
筑自己的文学世界。很多有
乡村经历的作家都是这样成
长起来的，有的盯着乡村进行
创作，便成了乡土诗人、乡土作
家，有的把视野拓展到城市甚
至更广大的范围，便成了拥有
另一类称呼的作家。刘泽安无
疑属于始终盯着乡村的作家，
其独特之处在于他始终盯着乡
村儿童群体，长期进行诗歌、小
说、散文创作，最终成就了属
于自己的乡村儿童文学世界，
散发出别具一格的独特魅力。

都说文学这条路不好走，
儿童文学更艰难，因为关注的
人更少，但刘泽安却在艰住中
走出了意气风发的气势，他曾
发表作品四百余万字，作品入
选《小说月报》《儿童文学选刊》
《中国儿童文学年度选》和各种
儿童文学作品选集，出版有儿
童诗集、散文集《风筝上的眼
睛》《守望乡村的孩子》《綦上
一条江》等九部，曾入选重庆
市文艺扶持项目，获冰心儿童
文学新作奖、重庆儿童文学奖
等十余种奖项……也许作家
不需要头衔，但作家需要作品，
作品才是作家的底气和荣耀。

这不，也许是巧合，今年六
一儿童节刚过没几天，自己便
意外收到一份特别的礼物——
刘泽安创作的长篇儿童小说
《爷爷的唢呐》（重庆出版社,
2024年 4月第一版）。捧着书
本，打量着封面和书名，自己
有一种很奇特的感觉，瞬间想
起刚刚过去的儿童节，想起自
己的儿童时光，想起曾在乡间
听过的一声声唢呐……怎么
说呢，通过封面和书名，自己
居然生出了一丝乡愁。

本以为儿童小说吸引的
只是儿童，没想到自己这个成
年人读《爷爷的唢呐》也津津
有味。可以说，这是自己有生
以来第一次完整阅读过的一
部儿童小说，让自己倍感惊
讶。整部小说故事流畅，细节
生动有趣，人物形象鲜明，是
一部不可多得的现实主义儿
童文学佳作，无论是孩子们还
是成年读者，都能在小说中找
到共鸣，感受到那份对传统文
化的尊重和对生活的热爱。

整部作品以重庆市綦江
区永城中学改名中国工农红
军王良红军中学为切入口，讲
述了四个学生以王良军长的
红军精神为指引，组建永城唢
呐吹打凤凰组合，刻苦训练，
努力学习传承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永城唢呐吹打技艺，
并将之发扬光大的逐梦故
事。全书聚焦中国传统文化
教育、红色文化弘扬与乡村振
兴，并将綦江地方民谣、綦江
农民版画等綦江特有元素融
入到图书的内容与设计中，地
域文化特色浓厚。

应该说，《爷爷的唢呐》是
一个关于传统音乐传承的充满
童趣的故事，更是一幅关于乡
村少年在传统与现代交织中成
长与蜕变的写照。在作者如诗
如画的笔触下，綦江区永城中
学成为一个充满音乐韵律、情
感波澜与智慧火花的世界。在
这里，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巧
妙交织，少年成长与文化传承
和谐并行，共同谱写了一曲绚
丽多彩的乐章，不仅荡气回
肠，而且富有诗一般的质感。

在书中，作者将地方民谣
作为故事的主线，力求让每个
细节都生动鲜活，让每个人物
都形象鲜明。作为一部现实主
义题材的作品，作者尽力让故
事贴近生活，让人物贴近读
者。于是，在阅读小说的过程
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个鲜活且
富有个性的人物跃然而出——

牛老师，这位怀着深厚传
统文化情结的语文老师，毅然
投身唢呐吹打艺术的传承事
业，成为学生们学习唢呐的引
路人；大爷爷，作为唢呐技艺
的传承者，他吹奏的唢呐声，
连接了过去与现在，传统与现
代。他的坚守与执着，不仅让
唢呐这一技艺得以传承，更在
无形中影响了周围的少年们；
凤凰组合——牛雨菲、肖萍
萍、陈绍渝、潘贵远，这四位各
具特色的乡村少年，是小说中
的璀璨星辰。他们有着不同
的家庭背景，性格与经历也各
不相同，但都在唢呐吹打的过
程中找到了共鸣，如何追求梦
想、传承文化、实现自我成长。

都说“千年琵琶万年筝，唯
独唢呐震乾坤”，在小说《爷爷
的唢呐》中，一把小小的唢呐代
表的是薪火相传的技艺传承，
是青春激荡的梦想追逐，是永
不过时的昂扬精神，足以震荡
心灵。借用著名儿童文学作家
陈诗哥的话说：这是一部声音
之书，跌宕起伏，荡气回肠，不
仅吹响了孩子们的心灵之歌，
也吹响了中国民间传统文化的
嘹亮之歌，更吹响了当年红军
狙击敌人的记忆之歌，每个孩
子都应该来听一听!

是的，《爷爷的唢呐》不仅
仅是一部长篇儿童小说，它也
是作者对于传统文化传承的
深刻思考。关于《爷爷的唢
呐》，刘泽安自己这样说道：

“我希望通过这些故事，这些
形象，能够让更多的孩子们了
解和热爱我们的传统文化，同
时也能在他们的成长道路上
给予一些启发和鼓舞。”

李墨十年诗自选（18首）
□ 李墨（重庆）

窖藏体内的故乡

每次回乡下，酒后泡一壶茶翻出的泥巴
井底的月亮，旋转的陀螺，墙头的草，鸟巢的蛋
将一群满额皱纹的人，从褪色的村庄揪出来

白荡荡的水田，蛙鸣的夜空，模糊的课本
挂牛角的书包，紫红的桑葚，搅浑的小河水
爬上红土墙黑瓦房的炊烟，一次次跑上天躲起来

一群群从稻田惊飞的麻雀，凭空追着一朵云
飞到晒谷场边的梨树上，忽起忽落
叽叽喳喳，反复试探，一顿日落黄昏的晚宴

梨园斑斓的落叶，一阵阵秋风信笺的催促声
预告冰雪的消息，无需意义的童趣和喊叫的快乐
一个个渴望迷茫的眼神，赋予草垛神性的光芒

那时，没有一个人会想象老了的模样
明天的风，会随树叶掉地上，还没出门的云雾
山崖阻断的低洼处，总流出一口口活命的水

用石头压在山顶的那朵云，已不需要故事了
用竹竿捅破的那块天空，已不需要缝补了
用月亮画的那个姑娘，已不需要嫁妆了

一场场，从头到脚渗透屋檐墙脚的暴风雨
喊破嗓子的雷声，炸裂的闪电，冲了龙王庙的洪水
至今想起，那一群群逃不出弹弓石子的麻雀

还一幕幕，扑棱棱的从体内飞出来

还原模糊了的乡愁，那些瓜熟蒂落的句子
拼凑的天空，兜里袖口的泥，苦的甜的平分了

光阴帖

山茶，冬樱，腊梅，迎春
依次登场，一场场冰雪暖起来
立春的风，吹开了村口的桃花梨花
春分、清明、谷雨的云飘过，枯褐的柳树
铁质的银杏，溅起了点点滴滴绿意
一幅幅水墨画里，飞出一群群鹅黄的芽儿

才几天，千千万万的小手丫丫
笨拙地抚摸天空，吃奶似的
噌噌噌的吮吸声，描出春天的轮廓
眉目成形的叶伞，一把把打开来
从房前到河边的果园，遮天蔽日的绿荫中
樱桃、桑葚、杨梅，不知不觉红了

枝头挂满一个酸甜口味的夏天
荷花们集体梦见，一池塘的美
乡亲们没等下地的那口气，喘过来
田间地埂爬来的瓜藤，开一朵朵黄花
房前屋后架上的豆荚，鼓起青蛙的肚子

转眼稻田里的蚂蚱，也弹着大长腿跳出来

面对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的风雨
万物生长的大地，由不得你坐下来
细想，一片片上了色的田野
俯身抬头间，已蒂落瓜熟
一行行往南的大雁，满目苍凉了的天空
屯了足够的霜雪，刮来改朝换代的风

花和叶：大地工程

从立春到雨水，揭去贴关节的倒春寒膏药
万物进入由枯返青的天气，一只静卧云天的神兽
腾空跃出，布下大地怀春的一桌桌喜宴

春雨纷纷的原野，伸腰的灌木林，松口的江河水
山道旁浑身长满剌的黄连、火荆、棠梨剌
也捧出一脸苦笑的小花朵，一片欢呼声

谁也经受不住了，一阵阵春风仰天浩荡的号角声
仿佛一夜之间，加载升级的天空和大地
让万物和人，步入生机盎然的程序

房前屋后，桃氏，梨氏，杏氏，李氏
左邻右舍，王家的女、李家的儿、张家的孙孙

穿着花花绿绿的衣裙，一个个新来签到的客

二月的清晨，聚集邀约，成群结队的鸟儿
接受春风的请柬、春风的仪式、春风的吆喝声
原野一曲春风，大合唱荡漾春天的枝头

左前方，白的红的云霞，右前方，粉的紫的童话
田间地埂，河岸果园，峡谷山涧，蓝天白云
一束束阳光的笑声，悬崖绝壁一页页青苔的问候

一场铺天盖地的伟大建制中，一草一木
在江河奔腾的颂经声中，泥土心领神会，拱手登场
台前幕后，桃红梨白，换了人间的衣裳

送来花的芬芳，涌来叶的波浪，坡坡岭岭，山山水水
如此神圣的构图，大地的工程，蓬勃的生命
源于天意的花魂叶形，足于抹了秦砖汉瓦的痕迹

从城区到郊外，从田野到天边，填满天空的空白
唤醒尘世的花和叶，藏身节气的自然物象
谁也杜撰不了、复制不了、替代不了

人间大喜，蜜蜂蝴蝶上演一幕幕飞翔的戏
满天的风云，遍地的花叶，推出一个伟大的春天
除了雨水，什么都是天下多余的尘埃

撵人赶场的立春

关上冰雪的大门，开了一朵迎春花
鸟儿清晨阳光的鸣叫声，摇醒光秃秃的草木
春风浩荡的大地，将万物从冰雪主宰的戏台
一个个拽出来，推向下一场戏

那些捆绑着稻草、挂着药水瓶的花木
被立春的风声，渐渐在街头叫停
满大街怀揣倒春寒阴影的人，抬头看见
抵达春天的桃花，自愧不如草木

如此汗颜的人，换上春风浩荡的礼服吧
站上新的戏台，充当什么角色，该怎么出场
冻僵的身心，还躲在一场大雪的凛冽中出不来
张嘴或闭口，都不是春天的台词

尘世搅浑的镜像，肉体和灵魂的退化
让满世界跑堂的人，不知道明天抵达的地方
睡梦中的白桦林，在春风中翻腾起来
一地草木，极尽所能的荒凉和繁盛

在生与死的诉说中，必须撕去陈旧的门神
除夕，在一屋说话的酒和红灯笼
一个个倒立活着的福字，一封封呐喊的爆竹
一张张忙乱的大脸小脸，跪接天地

村外山前的田野，疲于奔命的溪水
能唱会跳的蜜蜂蝴蝶，桃红梨白的台词
时有时无的雨水，扶着一张躬身大地的犁
怎么说，也来一场满身泥土的诉说

震荡心灵的声音
——走近刘泽安及长篇儿童小说《爷爷的唢呐》

□ 何军林（重庆）

花和叶：大地工程(组诗）
□ 黄官品（云南）


